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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爸爱看爆款扫黑除恶主题电视剧《狂飙》，电视剧播放的时
候，老爸追剧追得不亦乐乎。这不，《狂飙》电视剧大结局了，老爸却
落下了“狂飙后遗症”！

“狂飙后遗症”之一：有事没事常讲理论。
《狂飙》主要讲述一正一邪两个人物的故事：一个是一腔热血的

刑侦民警，历经种种磨难却初心不改；一个是曾经受人欺负的鱼贩
子，却成为了为害一方的黑恶势力头目。

整部电视剧的主线是以警察安欣为代表的政法队伍与以高启
强为代表的黑恶势力长达21年的正邪较量。

老爸说：“高启强从小就是坏人吗？不是！但他后来为什么变
坏？从老实巴交的卖鱼小贩变成了只手遮天的黑社会老大，为什么
走上了这条路？”

我说：“被金钱和权力腐蚀了呗。”
老爸抑扬顿挫地说：“老祖宗早就留下这些话，‘勿以善小而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一辈子最
重要的也就那几步，高启强在关键的那几步时，对善与恶没有理
解清楚，所以才让金钱与权力一点点推着走，将他推到了不归
路。人生从来没有回头路可走，没有后悔药可吃，每到关键时刻，
可要看好路再走啊！”

还真别说，这也是老爸经常给我们灌输的观念，关于善和恶，关于
真和假，关于正义和邪恶，这些理论借由“狂飙”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和饱满，也让我们理解得更为深刻，进而校正了我们的人生方向。

“狂飙后遗症”之二：看似无意常评演员。
《狂飙》的两大主演，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张译饰演的警察安

欣，还有吴刚、倪大红等等一众戏骨演员，这些演技在线的好演员们
一起塑造了有血有肉、立体丰满的人物群像，他们精湛而令人动容
的演技、对细节丝丝入扣的把控与展现让观众深深“入戏”，经他们
塑造的几乎每个主要人物都具备打动观众的独特魅力，因为每一个

角色都能让观众在不同的时空切入点感受到真实可信。
老爸一脸严肃地说：“演员就是演员，演员也是一门职业，既然

是职业，就得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你看人家张译、张颂文，这才叫演
员，演啥像啥，演一个成一个！那些背台词都背不利索，只会斜着眼
睛看人、噘着嘴卖萌的人，根本就不配叫演员！”——我听出来了，老
爸这是教育我们尤其是正在读初中的女儿，既要学会理性“追星”，
又要从那些演员身上悟出一些人生哲理来：做事必下苦功做到精！
干一行爱一行，做一行精一行！

“狂飙后遗症”之三：满怀深情常讲生活。
老爸最喜欢的演员是张译饰演的警察安欣，老爸说这个角色最

让人感动，因为他也不是一帆风顺，面对黑恶势力的威逼利诱，也会
迷茫无助。他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无坚不摧的神，有迷茫和无助
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安欣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干警到早生华发的
中年大叔，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最终并没有向命运低头。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安欣不只是一个安欣，他还是很多无名英
雄的代表：人到中年、满头白发，原型是云南文山的缉毒警察雷鸣；
危险关头，推开战友只身犯险，原型是湖北黄冈的警官程凯。”

我惊奇地问：“老爸，这您都知道？！”
老爸满怀深情地说：“那是！安欣就是群体的象征，代表着所有

勇于奉献、不畏牺牲的公安干警！他们才是孤勇者呢，就是因为他
们一个个地孤身走暗巷、青丝变白发，用生命和青春守护着我们，我
们才能安安稳稳地生活，才能平平安安地出行。他们是我们的守护
神，我们都应该对他们充满敬意！”

老爸的“狂飙后遗症”，让我听出了感动和敬畏。跟老爸相比，
我们感到很惭愧——同是追剧，我们并没有“追”得这么深！同时，
我们也深为老爸患上了“狂飙后遗症”而庆幸：一部剧，老爸让我们
明白了许多生活道理和人生哲理，为我们以后的人生之路指明了方
向！从这个角度来说，老爸的这场“病”病得值吧？嘿嘿！

“狂飙后遗症”，你中了几条？
□ 苗君甫

老家有两处宅，一处是老宅，一处是后来俺爸俺
妈新划的宅基地。我们习惯称老宅为老家，称新宅
为新院。

前几天回老家，特意去20多年没住过人的老家
看了看。拨去蜘蛛网，推开两扇很旧的小木门，呈现
在眼前的是两排瓦房，两排瓦房走到头横着一间端
端正正的大屋。

几间房的墙皮部分已脱落，露出泥巴糊的里
层。幸存的墙皮上还能模糊看到我小时候的“杰
作”，一个个小手印，那是把手按在墙上，用粉笔沿着
五个指头画得手掌。还有俺爸为我的身高做得标
记，三岁，四岁，五岁，六岁靠上的墙皮掉了……

大屋比其它四间屋子面积都大，是俺爷俺奶住
的。竖着的两排瓦房，东面的两间一间是草屋一间
是灶火。西面的一间父母和弟弟住，一间是大我11
岁的三叔的屋子。

我的小时候是跟着俺奶在大屋度过的。大屋有
一张床，两个睡柜。睡柜即既可以盛放粮食又可以
当床的长方形大木柜。我曾亲眼看到俺爷把一卷钱
装进一个小白塑料瓶儿里，又把小瓶儿深深地埋在
粮食里。屋子正中间有根椽子，比最大号的粗瓷碗
口还要粗的椽子。俺奶在椽子上绑根绳儿，固定一
快小木板，就成了我的秋千。我能荡很高，刚开始是
坐着荡，后来胆大了，就站在上面，荡得很用力，头都
差点碰到糊着报纸的屋顶了。这时，俺奶在一旁边
看边笑着说：“扶好喽，扶好喽。”

秋千的旁边有个铁钩子，用来挂馍篮。只要我
说：“我老饥，我老饥。”俺奶就会伸手去摸馍篮，上面
摸摸下头翻翻，摸出一个油卷馍后，把干干硬硬的外
圈掰掉，把软软香香的心儿给我，我抓起馍吃着就跑
出去耍了。

疯玩了一天的我，晚上是在俺奶的纺花机发出
的嗡嗡声中睡去的。冬天的夜好长，有时我都睡了
几觉了，俺奶还在豆大的煤油灯下纺花……我一翻
腾一哼唧，俺奶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来床边拍拍
我，再摸摸我的脚看看是否冰凉，然后把被子给我掖
好，就又坐下纺花了……

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秋后，三叔带着我和弟
弟去沟边逮水牛、摘酸枣。雨后的水牛特别好逮，草
窝里、小道上都爬着黑黑的水牛，不到半天就能逮半
洗脸盆。炒炒吃真叫香。摘酸枣时，三叔很是胆大，
很陡的沟坡他也敢下，最后，不大的编织袋能摘半袋
子扛回家。到家后，三叔说他要把酸枣拿到洛阳去
卖，说城里人没见过酸枣，一定能挣不少钱。后来，
还没去，都被我们吃光了。

老家的前院还有牛棚和红薯窖，草屋里的草就
是专为牛准备的。提起草屋还想起一件事。有回俺
奶去抱草喂牛，在草堆里发现了一窝鸡蛋，数数共有
13个！俺奶寻思着说：“咱家的鸡都在鸡窝里下蛋，
我天天收，一个也不少。这不会是别人家的鸡丢的
蛋吧？”说罢就拉着我的手挨家挨户去问邻居。最
后，得知是东邻奶奶家的鸡丢的蛋。俺奶二话不说，
把13个鸡蛋全都给人家送去了。

说起东邻奶奶，她家有棵大枣树，枣树的枝干伸
到了我家房顶上。每年枣成熟时，她都会爬上梯子
用竹竿往我家的方向打枣。枣骨碌碌的散着欢儿顺
着瓦片滚到我家，不一会儿，就铺满了地。这时，俺
奶就会大喊：“他婶，够了，够了，吃不完了。”我呢，边
捡边往嘴里塞，直塞的嘴打不过来弯儿……

说起吃，还得说说红薯窖。因为我家的红薯窖
里不光存放红薯，除了红薯，还有甘蔗。每年冬天地
里不忙时，俺爸俺妈就会批发一大架子车甘蔗出去
卖，给我和弟弟留几根放在红薯窖里，父母则带着一
布兜馍游街串巷，一出去就是好几天。当我和弟弟
闹着想爸妈时，俺奶就会让俺爷下到红薯窖里给我
们取甘蔗，往往是半根甘蔗就能把我俩打发得一声
都不带哼唧的……

当然，打牙祭的不光是我和弟弟。到了冬天，瓦
房上的麻雀也有了福气。因难觅食，俺奶会不定时
的往上面撒一把粮食或者干馒头碎。麻雀像是会报
信儿似的，不一会儿，飞得满屋顶都是。我站在院子
的最前面能清晰的看到它们一只只低着小脑袋在不
停得啄食吃。这时，我总会兴奋地大叫，俺奶总是急
忙制止，说会吓跑麻雀，得让它们吃饱……

说到冬天，最温暖的要数把火盆搬进屋里，俺奶
在里面埋上几块红薯了，那软糯香甜，有奶奶在的幸
福，至今让我痴迷……

……
如今，奶奶已去世，老家已空无一人。那些关于

老家和奶奶的记忆，就像老家的大门一样，打开，便
一泻千里……念也念不完，想也想不尽……

老家的老家
□ 宁妍妍

窗外寒风凛冽，窗内如火如荼。
念叨了一整年的虎年相聚，终于在兔年的正月初九得

以成行。正午时分，关林路的那家东北铁锅炖，因为四闺
蜜一“绿叶”的到来，顿时热气腾腾。

多日不见，亲切，激动，兴奋。
四个女人一台戏，家长里短，工作生活，仿佛总是有说

不完的话，聊不尽的情谊。任凭我们如何叽叽喳喳滔滔不
绝，六十多岁的“绿叶”老马总是一直笑吟吟地听着，很少
插话，仿佛永远喜欢做我们的忠实粉丝。

三年前，五人还在一个楼办公。单位的后院，清晨的湖
边，洛城的园子，无不留下友谊的见证。

记得那年单位院内枇杷成熟，黄澄澄的很惹人眼馋。
同事们三三两两摘了到办公室品尝。有天午饭后，正在院
里散步，老马突然从背后拍了我一下，悄悄把一大袋枇杷
递到我手里：“妹子，听说你家孩子咳嗽，拿回去加冰糖给
娃熬点枇杷水喝。”

还有一次，车突然坏在半路。老马听说后，二话不说骑
着自行车从单位带着工具赶到出事地点，三下五去二就修

好。还没等我说声谢谢，就骑着车悄然离开。
认识老马前就听 Z 姐说，老马有个战友，特别忙，老马

就把战友的母亲接到自己家里，十几年如一日，像照顾自
己家老人一样伺候得周到细微。

单这一件事，就让人心生敬意。
接触多了，发现他的善是骨子里的。
老马每年都要给我们四姐妹做芥菜丝儿。那丝儿切得

一个叫匀实，长短粗细一致，晒干之后，拌上几滴小磨油入
口，筋道的很。自从品尝了马哥的芥菜丝儿，其他什么涪
陵榨菜也再难入法眼。

诸如此类热心帮助他人的“小事儿”太多太多，但在老
马那里，“这都不算啥事儿”。

后来，我调动工作，Z 姐和老马退休，留下白班的 YY 和
夜班的 FF 也很少在单位见面了。

这次聚餐间，FF 从手机里找出一张十几年前的照片。
只见照片上，几个女人说说笑笑爬着山，老马帮大家背着
包在后面走着。在暖暖的回忆中，大家伙开着玩笑：“不让
他背非得背，还说自己当过兵，这不算啥，果然还是马蹄子

跑得快！”
老马听着，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温柔地

笑着。
相聚的欢乐总是短暂。不知不觉已到下午三点。要

不是 Z 姐提醒老马下午赶回京城的高铁，大家都忘记了
时间。

分开时，老马从背包里慢条斯理地掏出一个大塑料袋，
里面装着分好的四小袋芥菜丝儿。“Z，这是你的”“FF 的”

“YY 的”，“XX 的”……微笑着递给我们，眯起的眼缝里写
满了大哥的慈祥。

感动之余，我默默地想：往年都是老马在家做好带给我
们，去年因为疫情他在京城整整一年，难道是在女儿家做
好再千里迢迢送给我们？

晚上，已到京城的马哥群里报平安。大家这样回复他：
“俺家老周说，马哥的芥菜丝儿最地道！”
“俺家老宋说，马哥的芥菜丝儿真好吃！”
“俺家老陈说，马哥的芥菜丝儿天下无双！”
……

老马的芥菜丝儿
□ 常书香

故园琐记

心香一瓣

伊水悠悠

凡人乐活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更是表达语言的符号，数字也是如
此；文字，经过数千年的嬗变，推动了社会进步，数字也毫不例外。
人际来往、借贷贸易、账目计算等人们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实用性，使
得数字的使用频率相当高。

我们最常见及使用的数字是阿拉伯数字“1，2，3……”还有“一，
二，三……”“壹，贰，叁……”以及罗马数字“Ⅰ，Ⅱ，Ⅲ……”可你知
道吗，咱们洛阳一带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老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
套简单、易识、易写的数字，后来与清末民初传入的阿拉伯数字并
行，一直用到1950年代，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有一年，我在老家同院的老孙家的垃圾堆上看见一叠手工装订

的草纸，虫蛀鼠咬，霉气刺鼻，上面写了很多没见过的符号。街坊
石春夏老先生告诉我，这是个账本，肯定是孙兴记的，解放前他做
煤经纪。接着，老先生帮我一一识别了这些符号，我赶紧掏出纸
笔记下来。

后来有一次在偃师文化馆见到文史专家康仙舟老先生，偶然说
起这事，老先生说这套数字当时不单洛阳用，与河南贸易密切的周
边数省应该都用，它糅合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的六
书法则，符合造字之本；那时虽然阿拉伯数字已传入中国，但在使用
上是另一回事，民间传统很顽强，它的使用多出现在集市上，特别在
煤市上仅此一种写法，别无替代，故又俗称“卖煤字”。买家向经纪
说买多少煤，经纪称出重量，用白矸石在煤布袋上写出数量，卖家径
奔彼处，买家拿到煤布袋，按数量结付款项。经纪人将数字划在煤
布袋上叫“划码子”，因此又叫“码字”。阿拉伯数字传入、使用后，民
间称其为“洋码子”，以示区别我们的传统码子。

这套传统数字可谓汉民族文字系统里的一枝奇葩，因为有着广
泛的社会基础和实用价值，长传不泯，后来更简便的阿拉伯数字替
代了它，现今甚至在历史著录里也难觅踪影了，它的出处、沿革、使
用范围等，就有待文字学家研究了。

消失的数字
□ 杨群灿

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茉莉神秘地说。
那是夏末的黄昏。一条小路在沟半边缠绕，草快把

路眼儿掩住了，茉莉依旧在前面往沟里走。
终于，她停住了脚步：看！
好多的花啊！一块斜坡地，凹在沟半腰，密密匝匝的

白花从坡上铺展下来。亭亭的花茎，翩翩的花瓣，精巧的
花蕊，分别是白衣仙女乘着霞光下凡，在这处秘地举行盛
大的聚会，甚至能听到幽微轻灵的笑声。晚霞燃烧在西
天。一层彩色的香雾浮在花田里，蝴蝶起起落落。

我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烧汤花开。多年后想起，依
旧恍如不期而遇的仙境。

其实，烧汤花于我并不陌生。当太阳的影子越过西
崖上的酸枣丛，掠过屋脊上的青瓦，投在东边的短墙上，
烧汤花就开了。

浇汤花开得最好的，就是茉莉家。红的艳，黄的鲜，
紫的繁，白的香。谁从门前过，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茉
莉说花种是爷爷带回来的，种了烧汤花，蚊子就不来。真
的，茉莉家门前就没有蚊子。

茉莉的爷爷，我们叫时爷，他原本在城里当医生，后
来竟回来种地了。和村里五六十岁的老汉一样，每天扛
着锄头或拉着架子车去上工。一样发白的旧中山装，穿
在他身上，竟可以是干净整齐的。一样带着红薯味的家
乡话，从他的口里说出来，竟可以是柔缓悦耳的。

常有人来找时爷开药方。时爷开药方不要钱，有时
甚至连药方都不用开。小孩胳膊上肿了个包，时爷拽一
把烧汤花的叶子，捣烂，敷上去，没几天就好了。大人喉
咙痛，连水都不敢喝，时爷拔起两棵烧汤花根，洗净，捣
烂，汁液滴入喉咙，没几天，也好了。老汉得了糖尿病，时
爷开了药方，还交代了许多话，末了，又送他一包烧汤花，
让他泡茶喝。

时爷对人和气，村里却流传着一个他“炮制人”的故
事。村里二赖媳妇病了，去南岗找时爷开药方。时爷正
在锄地，说，身上没带纸和笔，药方你又记不住，怎么办
呢？时爷看了看四周，指着地边一块锅盖大的石片，要
不，就用料礓写在这上吧。并交代说，路上最好别放地
上，怕字模糊了，看不清。二赖抱着石片，走了十里去镇
上的药店，累得满头大汗。谁见了都惊诧，这人抱块石头
干嘛呢？

大家背后说，二赖只疼媳妇不疼娘，这是让他感受他
娘十月怀胎的辛苦呢。也说，城里老是有人戴着高帽子
游街，时爷既不想戴高帽，也不想给别人戴，就回来了。

我常在晚饭后找茉莉玩，是因为喜欢听时爷讲故事。
月亮升起来了，门前一片银白，烧汤花飘着轻柔的香

气。时爷坐在竹椅上，摇着蒲扇，慢慢讲。几个孩子围坐
在他面前。

他说古时有个药王，攀山越岭采草药。穷人病好了
种一棵杏树就行。结果，他的房前成了杏林。有一天，来
了一只老虎，张嘴让他看，原来是骨头卡住了喉咙。他用
铁丝做了“虎撑”，放进老虎嘴里，伸手把骨头拿了出来。
老虎感恩，就充当了药王坐骑。药王活了141岁，留下了
一本药方，叫《千金方》。“为什么叫千金方？因为救人一
命，值千金啊。”

讲一段，时爷会揭开茶缸盖，喝上一口茶。茶缸里起
伏着白色的花朵。时爷说，那是烧汤花，能治糖尿病，也
能缓解疲劳。白花药效好，但不能和红的紫的黄的花种
在一起，否则来年就染上其它颜色了。“要想清清白白，就
要远离容易被沾染的环境。”时爷说完这话，沉默了，端起
茶杯慢慢地喝茶。

我看看月光下的烧汤
花，又看看月亮。那杏林旁
边，是不是也像时爷家门前
一样，开着很多烧汤花呢？

茉莉的床头，贴着一张
画，“中草药标本图”。白茅
根，白胡椒，半枝莲，薄荷，地
丁，苍耳子，柴胡，车前草
……我们俩站在床头，指着
念那些草的名字。太奇妙
了，田野里的每种草都带着
一身本领啊。药王发现它
们，时爷了解它们，都真了
不起。

那天，站在花香弥漫的
黄昏里，我和茉莉半天不说
话。好久，茉莉说，爷爷开了
这片荒。妈妈说家里粮食不
够吃，种红薯吧，爷爷却种成
了烧汤花，说种在这里，能保
持药性。种子掉进地里，来
年，又是一地花开。

那天，我捡了好多地雷
般的小种子，装在口袋里。

长大后，才知道，烧汤花
早就住在在古人的药典里。
在现代中药里，内服外敷，可
杀菌消炎，治疥疮、湿疹、皮
肤疮疡、关节红肿疼痛。

我的 少 年 朋 友 茉 莉 ，
现 在 是 一 位 有 名 的 中
医。她说，烧汤花的学名
叫紫茉莉。将来退休后，
她也要在老家，再种一片
烧汤花。

紫茉莉
□ 陈爱松

灯下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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